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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现实中国的想象方式现实中国的想象方式
——近期文学期刊的观察 □教鹤然

长久以来，纯文学杂志有着专属于它的历史
厚度与文化品位，一方面通过刊发编选文学作品
令读者感受精神世界的开阔与思想格局的纵深，
另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轮
转与社会现实的嬗变。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
能够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
展路径。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关注社会
生态的多维空间，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别与身体的
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
与解构以及“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

性别、空间与女性命运

自新时期以来，世俗生活的常态化书写透过
身体、空间与性别等文化表征而不断被阐释，身
体的生产与成长、空间的流动与置换、性别的展
示与压抑等都可以成为现实中国想象方式的组
成部分。近年来，在文学界似乎出现了一种对于
性别意识有意回避的倾向，可喜的是，新近文学
刊物上的许多作品开始重新直面这些具有尖锐
性和迫切性的沉重文化议题。

朱一叶的短篇小说《消失的女孩》（《芙蓉》
2019年第5期）将性别、成长、生死等复杂而丰
富的议题糅杂于呓语和梦魇一般的故事中，梦境
与现实互相交织、难以离析，在最为平常的家庭
生活叙事与女童成长书写过程中，沉重地讲述了
一个女孩的消失过程。作品呈现出的重男轻女的
社会问题是最为表层的现象，更深层的精神在于
对社会伦理与人性内核的深刻剖析。刘荣书的短
篇小说《扯票》（《民族文学》2019年第9期）讲述
了再生家庭和隔代教育之下成长的留守女童出
走与回归的故事，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底层市民困
窘而尴尬的生存状态。小说冷静地直视当下，避
免道德批判或有意粉饰，呈现出比文学更为丰富
的生活本身，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
并将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

在性别与身体议题之下，写作者不仅关注女
童的成长，也关注少年的成长。李智明的短篇小
说《往事》（《当代》2019年第5期）有着多重时间
维度和空间厚度，小说以少年小兹的死亡和警察
对男主人公齐格的追问作为开端，故事的缘起是
一碗没有加苹果的冷面，住在大院的几位10余
岁少年用板砖拍了冷面店伙计的脑袋，齐格听闻
出了人命而离家出走，一直睡在水泥管子里，与
青塔的社会青年小兹偶遇。随后，小兹因齐格发
烧而去药店偷药被卡车撞死，齐格因此结束逃亡

回到大院，随后得知此前出了人命不过是伙伴的
谎言。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在于少年们对于真实
世界的想象、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责任的逃
避，叙述者抽丝剥茧般揭开一层层想象的面纱，
告诉读者少年成长的代价就是面对现实。马悦的
短篇小说《一枚米果》（《民族文学》2019年第9
期）以粮食作为物象，以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
关注农村与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性别、身体和
城乡都是小说展开的重要立足点。

关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具典型意义的文本
是非虚构作品。李修文的散文《恨月亮》（《当代》
2019年第5期）以一种非线性叙事展开写作，互
相交织、穿插着讲述了两个与现代文明和都市风
情迥然相异的乡土中国故事。那是两个没有月亮
的夜晚，一个发生在骆驼刺、芨芨草、松树林遍布
的山野间，飞沙走砾、狂风呼啸的戈壁滩，另一个
在冰雪交加的山林旷野间，两个不同的时空环境
交错呈现。在甘肃，“我”孤身一人在戈壁中徒步
前行，偶遇一队聋哑人，互相帮扶、互相提醒，最
终走出困境。在贵州，“我”和一个身患尿毒症浑
身浮肿的女孩小蓉，为了3个在外打工的未婚弟
弟早日成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隔壁村相熟人家
的菜地偷一些青菜，寻一个好兆头。禾素的长篇
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民族文学》2019年
第10期），讲述了数十年间在香港地区勤勉生
活、敬业工作的普通话推广工作者的故事。这些
推普工作者大都是来自内地、嫁到香港的普通女
性，她们或经历了感情与家庭的破裂，或面临着
经济与生存的危机，最终通过推广普通话、传承
中华文化的工作，在旧殖民属地余痕处处的香港
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
一位坚韧的女性，每一具女性的身体都满载着内
地与香港之间文化交流的变化印记，正如故事结
尾所说：“春天里的人们，脚不停歇奔走在路上，
辛劳而又内心充实”，正是这些女性步履不停的
行走，将个人与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日常生活书写与宏大叙事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异军突起的先
锋小说，当代中国文学遭遇到现实主义写作的危
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新写实主义小说”的
发源滥觞将有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再次
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在近期文学刊物上，左
马右各的短篇小说《明天我有事告诉你》（《当代》
2019年第6期）、李潇潇的短篇小说《小男友》

（《当代》2019年第5期）、马拉的短篇小说《窒
息》（《芙蓉》2019年第5期）、李学辉的短篇小说
《我的二次元时代》（《星火》2019年第4期）等，
似乎能看到一种“新写实”小说的复归。马拉的
《窒息》通篇着力表现张一鸣、周晶与吴一梅、赵
毅阁两夫妻琐碎、重复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夫
妻双方既无法调和又无可奈何的家庭矛盾。该小
说一方面延续着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池莉、方
方等“新写实”小说的隐含作者叙述视角及“零度
写作”的叙述情感，另一方面，对生活价值的“发
现”，往往也可能伴随着神圣知性的“失落”。

近年间，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将社会和
文化作为整体来看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这
种国际潮流与研究范式不仅传递至国内历史、文
学研究领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下文学创作
的审美价值标准产生了影响。乔叶的短篇小说
《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花城》2019年第4期）
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年男子聚餐吃饭、喝酒、闲谈
的生活常态书写，穿插着关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历
史知识介绍。实际上，却在呈现世俗社会的饭桌
文化之余，以艺术涵养的较量作为席间的交错觥
筹，巧妙借用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故事暗讽当
下所谓的“大师”“画家”和陪客们。这篇作品的意
义不只对与作家有共同经验的极少数读者生效，
写作者将小说背后具有生命张力和阐释可能的
庞大意义空间向读者展开，以一种面向自我的内
向性写作形式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是最具有生命张力和
想象活力的文体。诗歌语言的开放与灵动会带来
诗意格局的天马行空，当愈来愈繁杂的日常生活
细节充溢诗行的时候，诗歌便从超验的想象退回
了时代现场，诗歌语言和诗意空间的富有、宽仁
与无畏也就黯然失色了。如风的《在远方，遥望着
远方》组诗之二《中年书》（《星火》2019年第4
期）中有：“风吹人间/可是，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光
阴让我们挥霍。我开始节制地使用一些词语/就
如同，小心翼翼避开玫瑰和它们的刺。”这首写满
世俗生活与中年危机的诗歌，呈现出部分当代诗
人近年间的一种写作倾向。在郑小琼的诗歌《域
外十四行之法国》（《山花》2019年第10期）结
尾，有这样的诗句：“诗歌练习着大都市的纸醉金
迷，它们披上/五大街的时髦大衣，塞纳河分担我
的想象/如今的诗人们习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
皮。”显而易见，诗人提醒我们，在当下文化语境
中，当“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成为写作者的惯性
思维时，耽溺于对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和“平凡

性”的书写，有可能存在解构当下宏大叙事话语
框架、消解当下时代社会问题严肃性的弊端。

“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

与聚焦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写作相对应，近
期文学刊物中我们读到许多着力于生动的故事情
节、形象的人物塑造和强烈的戏剧冲突的作品。写
作者通过“超现实”的传奇笔法将现实世界的万千
纷繁重新组合，勾勒出想象中国的人生百态。

王松的中篇小说《别字》（《收获》2019年第6
期）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学
教师在聚会中猝死的离奇案件，案件的关键物证
是一张写着“翌”字的纸片。这样一个一波三折、
扑朔迷离的故事暗含着对中国基础教育、文化风
气、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反思。田老师的死亡是她
的女儿们、学生们、老年公寓的护工、医生和她自
己共同促成的，一群各怀心事的旧时同窗、一次
在老年公寓举行的以庆祝教师节和老师生日为
由头的同学聚会、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如
同一副精心布置的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
身。雷默的《大樟树下烹鲤鱼》（《收获》2019年第
6期）和双雪涛的《火星》（《花城》2019年第4期）
把这种“传奇”笔法进一步推至极致，前者讲述的
是小县城中名叫“大樟树”的小饭店厨师老庄烹
饪鲤鱼成名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旧日恋人魏铭
磊和高红两人通信的往事。“超现实”的传奇笔法
将小说的发展推至完全超出读者预期的方向，使
得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但在“好看”
的形式之下，如何能够保证现实精神与人文关怀
的纵深感，是写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科幻思维与世界观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创造
和建构现实的无限可能。因此，科幻作品应与社
会现实精神价值并行不悖，换言之，科幻这种看
似“超现实”的写作类型本质就是一种现实主义。
在新近的文学期刊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写作者
正在进行“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尝试。但需要指
出的是，新刊中的科幻作品在“科学”与“幻想”方
面所达到的宏观视野与思想高度参差不齐。

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是科幻作品的核
心母题，“时间旅行”与“穿越时空”的形式是传统
科幻想象的基本着力点。宝树的《退行者》（《天
涯》2019年第5期）没有正面描绘“未来”，而是
将时间的顺序倒置过来，不断从“现在”退回“过
去”，立意在于通过时间的“退行”而发现生命的
不可逆性。但这种处理方式在梶尾真治的《时尼
的肖像》、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顿奇事》和筒
井康隆的《穿越时空的少女》等科幻小说、影视甚
至动漫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写作者并未超越此前
对于时间母题的哲学思考格局。陈楸帆的中篇小
说《无罪之人》（《花城》2019年第4期）将未来世
界的掌权者虚构为一个庞大的将生物技术与区
块链技术结合的“生命链”债务集团，它们利用债
务数据区块化加密后嵌入DNA链条，使得“基因
债”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而不受控于生命体的消亡
而代代相传。主人公“我”在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的
少女用太空工作偿还债务时发生意外死亡后，陷
入了认知上的困境，终于愤然而起破坏了精密的
系统，成为“无债之人”的精神领袖。小说既紧密
结合当下前沿科学技术的复杂生态，又对于可能
被技术颠覆的未来世界进行了合理预言，为重科
学的“硬科幻”写作做出了有效尝试。

吕梁精神的新时代书写
□闫卫星

■第一感受
■评 论

山西吕梁市柳林县是晋绥革命根据地
的中心地带，也是文学经典《吕梁英雄传》的
故事发生地之一。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把经
典题材和吕梁精神写出新意，对作者是很大
的考验。白占全以民俗研究见长，革命题材长
篇小说《下柳林》的写作，属于转型发展、重新
出发。小说通过商人出身的张氏三兄弟不同
的命运，全面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柳
林人民与日伪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部
富有民间特色的小说不仅让我们再次走进
70多年前吕梁人民英勇抗击外族侵略的那
段历史，而且还体会到作者写作的匠心。

在吕梁山上，《下柳林》这首民歌耳熟能
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这首民歌除了让人
们感受到了抗战历史，更多的印象是柳林女
子不慕虚荣、爱憎分明的大义。柳林因为这

首民歌蜚声在外，但民歌背后所蕴含的“红
色富矿”却随着歌声渐渐堙没于岁月的深
处。白占全将一块块历史碎片精心缝补，通
过艰辛创作，还原呈现了那段惊心动魄艰苦
卓绝的抗战历史。在抢救历史红色文化这一
点上，《下柳林》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柳林
在抗战时不仅因为商贸活动频繁被称为“小
北京”，而且作为连接晋陕两地的重要交通
要道和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柳林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的
倔强和勇敢，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
族抗战的真实写照和微缩景观。题材好还需
细打磨，在《下柳林》中，不仅用了大量的本
土方言，而且将当地民俗文化穿插其中，显
示了作者深厚专业的民俗功底。

《下柳林》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

活人物，除了张氏三兄弟，还有二不愣、改
瑛、肖琪、陆彦龙等一大批各色人物，他们的
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镌刻在了柳林这方
厚土的记忆里。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正
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抗
战者和汉奸，立场的对立是最基本的冲突。
白占全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通过大量
的人物对话和场景及心理描写，让人物可感
可触，生动丰富。比如写玉骥与肖琪的感情，
尽管他们是游击队的骨干，可同样也有七情
六欲。如何表现这种情感对作家是个考验，
《下柳林》中的男女爱情温婉而不失严肃。玉
清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在书中几乎是以完美
人物出现的，可作家在艺术手法上运用的是

“残缺美”的效果，安排这个人物以壮烈殉国
为结局，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玉清是游击

队里的好苗子，各项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
他和改瑛的爱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也一
波三折，面对种种险情，他都以大局为重，表
现了共产党员的担当。这样一位能屈能伸能
文能武的干将，最终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
而正是以玉清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
牺牲，才换取了革命的胜利。此外，《下柳林》
里，作者没有将好人和坏人脸谱化，而是将
人物塑造得既有时代感也符合人性，小说将
兄弟间的道路抉择、命运走向放在抗日战争
的大背景下，更凸显出情节的丰富性、历史
的复杂性。

《下柳林》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时带有
明显的纪实痕迹，书中不少革命者在历史上
确有其人。小说细节严肃真实，读者在本书
中不仅看到了中国军民对战争的反感和对
安定生活的向往，而且看到了日军中也存在
有明显的反战情绪。比如佐藤，他在玉清的
策动下，成功逃脱敌部，被党组织送到延安
参加了反战同盟。可以说，反对战争、热爱和
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小说《下柳林》正是在
战争书写之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内涵。

《他日物归谁》是荆歌最新出版的中短篇
小说集，收录了10个关于收藏的故事。荆歌
讲故事的能力依然出众，小说叙事如鱼翔浅
底，有种“空游无所依”的自得。形形色色的宝
贝牵出种种光怪陆离的故事，各种身份和经
历，因为“收藏”的主题被拢到了一起。“收藏”
一词，听来颇有文化意味，荆歌却反其道而
行，将里面的“俗套”讲得熟极而流。

有一类故事是处于日常经验之中的，比
如《他日物归谁》。没钱没地位的阿立为了搞
收藏，从不乱花一分钱，在经历了“吃药”“走
眼”“交学费”的锤炼之后，他似乎也成了一个
懂得收藏“金科玉律”的玩主。这样一个普通
人的收藏血泪史，本身就是收藏故事里的另
类。荆歌的精彩叙事还不止于此。阿立的妻
子，才是真正将这个故事推向高潮的关键人
物。围绕一只袖炉的讨价还价，让她陷入了一
场剧烈的内心风暴：经过议价、拒卖、再兜售、
终于忍痛出货的折腾，获利并没有让她体会
到幸福感，而是带给她患得患失和最终吃亏
的体验。小说结尾，阿立留下的那些不辨真伪
的藏品完全毁掉了她的生活，同时也失去了
对人心和所处世界的信任、判断和认知。

还有一些故事，已经偏离常规，带有了迷
幻色彩和惊悚意味。《海兽葡萄镜》讲述了晚
晚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刻意渲染了一种压抑
和不祥的故事氛围：家里带着土腥味的出土
文物，进进出出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盗墓
人，阴森森、冷冰冰的爸爸，以及他津津乐道

的那些或被饿死、或被活埋的盗墓人故事等
等。小说情节在家庭成员之间展开：失踪的宠
物猫咪斯瓜、过世的奶奶、酗酒的妈妈、冷血
的爸爸……对晚晚来说，家庭不是世俗意义
上爱与暖的港湾，而是纷至沓来的秘密，是亲
人间目眦尽裂的背叛和伤害。荆歌用一种变
形的叙述表达了变形的人伦关系和残酷真
相，对于人性的乖张和疯狂，他有着清醒的认
识，也抱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后的欲言又止。

说到收藏，荆歌的理解是，“玩古收藏这
件事，说风雅高尚一点，是走进历史玩味文
化悦性怡情。但是换个角度看，其实最根本
的，还是为了满足占有欲。是人类贪婪的天
性在作祟。”古玩的江湖声色各异，既像万
花筒，又似激流险滩，这里的种种机关和险
恶，与人性的贪婪、自私、欲壑难填似乎是天
然的契合，更有着猝不及防的冲撞。古玩与
人心，一静一动，有着实与虚的对照、欲与灵
的较量。沸腾的人心让静止的器物具有了颠
倒众生的魔力，而物又将人含而未发的勇
猛和戾气鼓荡得淋漓尽致。荆歌将这对关
系浇筑在自己的系列小说里，构筑了种种欲
望交织、爱恨纠缠的画面和场景。

欲望的主题在荆歌笔下，总是与死亡捉

对厮杀。而所有的死亡背后，不外乎情爱、名
利、意气之争，人性的偏执和缺陷暴露无遗，
死亡似乎是作者提供给欲望的最终出路，又
似乎是临终审判。作为爱欲的极致体现，性表
达在文本中处于突出的地位，这种表达又直
接作用于部分女性角色的刻画与塑造。荆歌
小说里的女性角色不纯粹是被动的、模糊的、
为欲望所牵引的符号，相对于角色的功能性，
作者赋予了她们思想与性格，例如《珠光宝
气》中的周芳方、《看花如我》的郑薇，她们在
两性关系中不甘心沦为附庸，不愿成为物欲
化对象，可行动中却勇敢又犹疑，甚至不乏失
面子的妥协。当然，荆歌并不全然沉醉于这一
类汪洋恣肆的欲望叙事，他也会有意脱出自
己熟悉与擅长的模式，去尝试别一种可能。这
本集子里，《菱花镜》是面貌独特的一篇。情节
很简单，人物也是一反常态，写的是500年前
的古人：一个精通琴棋书画、才貌双绝的少女
青婉，处在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保护下，活
到了人生的黄昏。但是，“她没有自己，她真正
的自己在琴里，在书里，在画里，在诗里”。荆
歌此前用小说表达了人类在欲望泛滥中迷失
自我的99种境况，但最令人绝望和恐惧的却
是第100种，即对自我的绝对禁锢，对欲望的

彻底阉割。为了避免疯狂和失控，不让女孩儿
重蹈姐姐的覆辙，父母亲一辈子将青婉束缚
在安全的爱的囚笼里，没有别的人看见她，她
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没有镜子的世界，是谁
的世界？看不见自己的人生，是真实的人生
吗？”作者借人物之口发出了对于人生的诘
问，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细读荆歌的古玩题材小说，你会发现“玩
物”只是一层新颖而别致的窗户纸，小说真堪
把玩与揣摩的还是对于世道人心的解密和探
索。尽管更新了题材，变换了手法，但是作者
始终关注的东西没有变：探秘人性幽微，以及
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外部关系过程中时而隐
忍、时而暴戾的应对方式。荆歌是在用局部的
故事，来探索着代表这个社会关系总和的人
的本质与多重属性。

一方面，荆歌的小说叙事饱满、绵密，充
满世俗烟火气；另一方面，却给人强烈的虚无
感和荒凉的威胁。在小说里，他热烈地描述和
赞美爱与生，又毫无顾忌地指涉恶与死；他直
言对于人生的悲观与绝望，却也津津乐道于
世俗的华衣、美食、爱物；他用生的热烈来抵
抗死之虚无，又以死之沉重来度量和权衡存
在的价值。所以说，荆歌的现实是辩证的，是
对立又统一的。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说里阐述
的那样，“世上的一份优点，也常常就伴随着
另一份缺点，就像一个物体的一面向光，另一
面便必定背暗一样”。向光又背暗的荆歌，看
起来如此和谐而富有诗意。

一面向光 一面背暗
——读荆歌《他日物归谁》 □朱红梅薛燕平擅于书写北京胡同文

化，新作《宽街》虽然仍有浓郁的京
味，却不能单一论之。这是一部歌颂
母爱之作，一部揭示女性苦难之作，
但也是一部书写历史转折与人心变
化难以同步的现实之作。更为重要
的，这还是一部描写邻里冷暖关系
的思古之作，一部理性与现代性发展
的反思之作。我们时常在历史的长河
中关注那些光鲜亮丽的伟岸形象，但
平凡人生中多的是被浪潮拍打在岸
边的卑微个体，他们当然不是时代进
步的号角与先锋，却是木桶最短的一
截，控制着历史进步的速度，决定着
时代能完成的位移，更让那些在惊
涛骇浪中起伏的人们瞥见自己获得
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

《宽街》中，一个院子里住着同
一个事业单位的两个上下级干部，
他们的妻子都是家庭妇女，小说不
仅直接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干部家庭的现实状况，也隐含着妇
女解放、扫盲等多个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的叙事线索，这虽是一个历史
故事，讨论的历史问题却如此具有
当代性。比如，小说中写到，生了4个

女儿的素花无论多么任劳任怨，依然得不到婆婆和丈
夫的欢心。生不出男孩成为素花的“原罪”，丈夫外遇便
也理所应当，遑论日常生活的冷暴力。如今60多年过
去，2019年身处困境的女性和1957年的素花仍然没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依附、痛苦、煎熬，找不到生存的意
义。如果女性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办法回避
的难题，那么当代女性与上世纪50年代的素花处境相
似，则是更为沉重的启蒙困境。

当然，在时代的主题之外，《宽街》其实是温良的，
选取了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几乎是最平和的那一两年，
是处于历史夹缝的一段静好岁月。高门大户的岳家还
可以大张旗鼓地娶亲，还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同一个院
子里住着的两家人虽各有心思却也能在遇事时发自内
心地给予他人同情与帮助，被批判者的孩子还能得到
邻里毫不顾忌的关照与爱护。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压抑和克制，也是对特殊年代胡同生活的温情表达。

《宽街》总体而言是妥帖自洽的，难得的是这份不
事张扬的叙述，但深处的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多少失
于浅尝辄止，一个伟大母亲的故事从不罕见，罕见的是
故事之中有可撼动时代的摧枯拉朽，有可直击人心的
绵里藏针。在这样的意义上，《宽街》伸出了触角，又蓦
然收回。这触角虽不算尖锐锋利，却多少以温柔态势挠
到了历史的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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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能够发我们能够发

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

展路径展路径。。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关关

注社会生态的多维空间注社会生态的多维空间，，尤其集中聚焦尤其集中聚焦

于性别与身体的隔膜和碰撞于性别与身体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及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及

““超现实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


